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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假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我国当

前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既

要逐渐消除城乡间对立与差别，也要关注共同富裕

在人类全生命周期的实现。随着老龄化和信息化

趋势的发展，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农村老人幸福感逐

渐成为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引起了诸

多学者的关注。已有大量研究指明了互联网在提

升老人身心健康水平［1］、扩宽社交网络［2］、促进体育

锻炼［3］、推动社会适应与社会参与［4］等方面的作

用。然而当前研究多数使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

析，存在内生性问题，且影响机制研究较为分散，其

中针对农村老人使用互联网情况的更少。农村老

人在经济条件、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等方面均有别

于城市老人，其对互联网及幸福的感知与整个群体

亦存在差异，需要给予特别关注。有鉴于此，本文

基于 2016年、2018年和 2020年三轮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采用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幸

福感的影响及机制，以期为数字时代下完善老年保

障政策提供更为全面的研究证据，助力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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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能显

著提高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评分。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农村老人身体健康自评分数和获

取的代际支持，进而提升幸福感水平。然而，能充分享受到互联网这一技术红利的农村老人群体数量

并不多，亟待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解决信息贫困难题、重塑互联网文化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

关键词：互联网；幸福感；农村老人；赋权理论；养老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23）06-531-008
doi：10.7655/NYDXBSS20230605

编者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与医疗健康的结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互联

网+医疗健康，不仅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医疗服务，也为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

提供了更加高效、智能的工作方式。在这个专题中，相关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互联网+医疗健

康的研究热点、发展趋势、应用场景、法律法规等内容，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互联网+医疗

健康是医疗健康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其中有很多尚待研究的课题，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

克服挑战，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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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人能够通过与互联网的接触与使用实

现主动赋权，减轻自身的无权感，增进幸福感［5］。结

合其他学者研究，互联网使用主要从个体、人际关

系和社会参与三方面减轻老人无权感，增进幸福

感。在个体层面，互联网不仅为老人提供了休闲、

学习、体育锻炼等日常活动的新场域，而且能够提

高老人身心健康水平，使老人有能力有条件改善生

活环境；在人际关系层面，互联网使用能扩宽社会

网络、创造远程交流可能，帮助农村老人改善薄弱

的家庭关系网络；在社会参与层面，互联网使用直

接给予老人社会参与的表达渠道，有助于培养老人

的表达意识，使农村老人群体的社会参与诉求得到

满足。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互联网使用与农

村老人幸福感呈正相关。H2：身心健康水平在互联

网使用与农村老人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H2a：互
联网使用与农村老人身心健康水平呈正相关；H2b：
身心健康水平与幸福感呈正相关。H3：日常活动在

互联网使用与农村老人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H3a：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老人日常活动有显著影

响；H3b：日常活动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H4：代际

支持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老人幸福感之间起中介

作用；H4a：互联网使用与代际支持程度呈正相关；

H4b：代际支持与幸福感呈正相关。H5：社会参与度

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老人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

用；H5a：互联网使用与农村老人社会参与度呈正相

关；H5b：社会参与度与幸福感呈正相关。

二、变量解释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数据来自 2016年、2018年和 2020年三轮

CFPS数据。CFPS采用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开展访

问，样本覆盖25个省份，经2010年基线调查界定后

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成

为永久追踪对象。经数据清洗后，保留三轮调查中

所有变量均有观测值的、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样

本，共得到5 805个观测值。

本文利用StataMP 17(64⁃bit)软件对清洗后的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其中，描述性统计

主要用于分析各变量均值、标准误以及不同特征老人

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回归分析则重点应用于使用互

联网与幸福感的相关关系检验和身心健康、日常活

动、代际支持、社会参与等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二）变量设置

1. 自变量、因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关键的解释变量为是否使用移动设备上

网。CFPS问卷调查老人互联网使用行为的相关问

题包括，是否使用移动设备上网和是否使用电脑上

网。初步统计后发现，老人对是否使用电脑上网这

一问题的回答均为否，无法形成对照，故选用“是否

使用移动设备上网”这一问题作为自变量。被解释

变量则选用“有多幸福（分）”这一问题来测度。其

中，因 2018年、2020年两轮调查中的老人生活满意

度均与其自评幸福感显著正相关（P<0.001），故以

2016年调查中的生活满意度替代严重缺失的自评

幸福感得分。控制变量的选择侧重于控制影响主

观幸福感的无关变量，涵盖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

社会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

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个人收入、社会评价、是否参

与养老保险、是否参与医疗保险等变量。

2. 中介变量

基于上述假设，结合CFPS问卷设计，本文将从

以下几方面探究影响老人幸福感的机制。一是身

心状况，身体健康情况采用老人身体健康自评得分

（1~5分）衡量，得分越高，健康水平越高。心理健康

方面，CFPS使用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8与传

统CES⁃D20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适合中国居民［6］，因

此，本文采用CES⁃D8，包括情绪低落、悲伤难过、睡

眠不好等8道题目（2道反向题目），在对发生频率分

别赋值的基础上进行加总，分值越高，表明心理健

康状态越差。二是日常活动，侧重休闲娱乐、学习、

体育锻炼三方面，分别采用看电视电影频率、是否

读书和锻炼身体频率衡量。三是代际支持，选用过

去半年为老人料理家务或照顾其饮食起居频率、月

提供经济帮助数额和过去半年与子女关系如何来

分别评价代际照料支持、代际经济支持和代际情感

支持，并将三者得分之和作为代际支持程度衡量指

标。四是社会参与，重点考察政治了解和政治表达

两类政治参与行为，即采用是否通过网络了解政治

和是否通过网站发表政治言论两个问题分别进行

测度，再将回答相应赋分加总以得到社会参与度水

平。各变量的赋值情况见表1。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定

如下：

Happinessi，t=βInternati，t+μHappinessi，16×t+γXi，t+
πCountyi，t×t+λi+ηt+εi，t （1）

式（1）中，Happinessi，t是样本 i在 t时刻的幸福

感自评得分。Internati，t是一个虚拟变量，表明个体 i

在 t时刻是否使用互联网，如果是，则为1。Xi，t为影

响幸福感的其他控制变量。λi是个体固定效应，ηt

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误差项。

为避免遗漏相关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威胁，本文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

固定效应。同时，引入基期幸福感Happiness16与时

间趋势 t的交乘项、县虚拟变量County与时间趋势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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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乘项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消除可能

随时间变化的内生性因素以及县级经济发展水平

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使估计结果更精确。

在分析互联网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时，

本文借鉴Cutler等（2010）［7］的方法，将式（1）中被解

释变量替换成身心状况、日常活动、代际支持和社

会参与。其模型设定如下：

Mechanismi，t=βInternati，t+γXi，t+πCountyi，t×t+λi+
ηt+εi，t （2）

Mechanismi，t是假设中提到的中介变量，包括反

映身心状况、日常活动、代际支持和社会参与的变

量。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式（1）中相同，各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估计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农村老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较低。使用

互联网的农村老人仅有 5.6%（表 1）。其次，不同特

征农村老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存在差异。随着年

龄增长，使用互联网的老人占比逐渐降低。从低

龄、中龄到高龄，使用互联网的农村老人占比依次

为6.66%、4.33%和4.24%（表2）。再次，其他特征同

样影响着老人使用互联网，无论在哪一年龄段，在

婚（有配偶）或同居较无配偶、离婚或丧偶，无宗教

信仰较有宗教信仰，共产党员较非共产党员，其使

用互联网的比例均更高；除高龄老人，随受教育水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

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年龄

性别

受教育水平

宗教信仰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个人收入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家庭规模

对邻居态度

对陌生人态度

对官员态度

中介变量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休闲娱乐频率

体育锻炼频率

阅读频率

代际经济支持

代际照料支持

代际情感支持

代际支持

网络了解政治

发表言论

社会参与

变量赋值

被访者自评分数（0~10）

0=不使用，1=使用

被访者实际年龄（岁）

0=女，1=男
0=没读过书，1=文盲/半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技校/职高，5=大专

0=无宗教信仰，1=有宗教信仰

0=非党员，1=党员

0=无配偶、离婚或丧偶，1=在婚（有配偶）或同居

个人收入在本地位置的评价（1~5）
1=公费医疗，2=城镇职工医保，3=城镇居民医保，4=补充医保，5=新农合，6=
城乡居民医保，7=以上皆无

1=退休金，2=企业补充养老保险，3=商业养老保险，4=老农保，5=新农保，6=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7=以上皆无

被访者家中实际人数（个）

对邻居的信任度（0~10）
对陌生人的信任度（0~10）
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0~10）

1=非常健康，2=很健康，3=比较健康，4=一般，5=不健康

1=1~8 ，2=9~16 ，3=17~24，4=25~32
每周看电视电影时长（小时/周）

过去一周锻炼身体频次（次）

1=过去一年没阅读过书，2=过去一年阅读过书

1=未提供，2=500元及以下，3=501~1 000元，4=1 001~2 000元，5=2 000元以上

1=未提供，2=几个月 1次，3=一月 1~3次，4=一周 1~4次，5=几乎每天

1=不亲近，2=不太亲近，3=一般，4=亲近，5=很亲近

1=1~5，2=6~10，3=11~15
0=否，1=是
0=否，1=是
社会参与量表加总得分

均值

7.705

0.056

67.784
0.511
1.544
0.039
0.094
0.836
4.158
4.625

0.550

3.866
7.021
1.895
6.006

3.434
2.198

12.458
4.318
0.077
1.734
3.993
3.838
9.599
0.034
0.001
0.035

标准差

2.204

0.231

5.032
0.499
3.009
0.193
0.292
0.370
9.627
1.299

1.690

2.122
2.236
2.286
2.740

1.280
0.625

11.231
3.688
0.266
0.783
0.141
1.006
1.319
0.182
0.029
0.188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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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提高，农村老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呈递增趋

势；不同年龄段老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整体上呈现

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升高的趋势（表2）。

（二）使用互联网的影响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估计互联网使用

对农村老人幸福感影响的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显著

提高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评分（表3）。具体而

言，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互联网使用与老人幸福感评

分并不显著相关，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交乘项后，

互联网使用与老人幸福感评分显著相关，R2值由

0.001增加到0.234，表明确有控制变量和随时间变化

的外生变量影响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在其被控

制后模型拟合结果更能反映实际情况。在5%的显著

性水平下，互联网使用能够使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评

分增加0.278分。此外，表3的（2）至（4）列的回归结

果表明，在分别去掉控制变量和交乘项后，虽然自变

量系数和R2均有所下降，但互联网使用与农村老人幸

福感仍显著正相关，表明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使用DID进行估计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前提条件

是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受到“处理”前满足平行趋

势。为此，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图 1）。可以

看到，在前期，互联网使用对老人幸福感的影响系

数并不显著异于 0，说明对照组（未加入控制变量）

和实验组在幸福感趋势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并且，随时间流逝，老人自评幸福感低的概率逐渐

增加。使用互联网后，农村老人当期自评幸福感高

的概率显著增加。

类别

使用互联网
性别

女性
男性

宗教信仰
无
有

是否共产党员
否
是

婚姻状态
无配偶、离婚
或丧偶
在婚（有配偶）
或同居

学历
小学以下
小学及初中
高中及以上

收入水平
低水平
中等水平
高水平

低龄老人
（60~70岁）

6.66
4.99
8.37
6.73
5.15
5.77

15.65
5.56
6.80

2.76
11.36
18.40
4.76

14.44
13.59

中龄老人
（＞70~80岁）

4.33
2.27
6.10
4.43
1.89
3.70
9.27
3.52
4.55

2.90
5.64

13.79
2.23
8.14
9.78

高龄老人
（80岁以上）

4.24
6.00
2.94
4.46
0
3.00

11.11
2.86
6.25

0
11.63
0
0

10.72
15.95

表 2 不同年龄段农村老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 （%）

变量

互联网使用

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受教育水平

个人收入水平

宗教信仰

政治面貌

家庭规模

对邻居态度

对陌生人态度

对政府态度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县虚拟变量×时间趋势

基期幸福感×时间趋势

观测值

R2

主观幸福感

（1）
0.187（0.153）

5 805
0.001

（2）
0.257*（0.154）
-0.041（0.115）
2.030***（0.325）
0.667**（0.264）
0.005（0.012）
0.003（0.004）
0.332（0.217）
0.881（0.599）
0.017（0.033）

0.169***（0.019）
0.002（0.016）

0.096***（0.017）
-0.026（0.020）
-0.007（0.025）

5 805
0.056

（3）
0.222*（0.133）

-0.000（0.000）
-0.378***（0.013）

5 805
0.183

（4）
0.278**（0.134）
0.037（0.103）

2.388***（0.195）
0.513**（0.233）
0.004（0.011）
0.003（0.003）
0.141（0.180）

0.498**（0.426）
0.015（0.028）

0.154***（0.017）
0.005（0.014）

0.082***（0.015）
-0.020**（0.018）

0.014（0.024）
-0.000（0.000）

-0.373***（0.013）
5 805
0.234

表 3 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多期DID模型）

（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2）列加入控制变量；（3）列仅引入县虚拟变量与时间交乘项、基期幸福感与时间交乘项；（4）列同时引入控制变

量、县虚拟变量与时间交乘项以及基期幸福感与时间交乘项。***、**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数值为回归系数，

括号内是在个人层面聚类的标准误。由于篇幅限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未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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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互联网对老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健康状况、日常活动、代际支持和

社会参与四方面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评估老

人使用互联网后的状况。从表 4可见，在 10%的显

著性水平，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老人身体

健康自评水平，这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一致［1］。

老人利用手机从视频平台、公众号等媒体中获取保

健知识、养生知识等改善身体健康情况的信息与知

识，并加以运用，从而帮助其提高身体素质。

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使用互联网并不能降低

农村老人的抑郁症状（表4）。这一结果与前人相关

研究有所出入。当前关于使用互联网提高老人心

理健康水平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使用互联网提

高了老人与子女联系的频率，更便于老人提出被照

料的需求，帮助其获取代际支持，从而缓解孤独感

和无助感［8］。二是老人通过互联网增强对社会的认

知和信任，进而降低其抑郁症状［9］。而农村老人正

是在上述两种解释上体现出不同之处。对此，本文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上述相关变量间关系进

行估计，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农村老人的群体特

性。其一，受文化水平有限、学习能力退化等因素

影响，多数使用手机的农村老人仅仅掌握接听网

络电话等技能，无法熟练掌握通信软件中的文字

输入、视频通话等复杂使用技巧，从而难以主动使

用手机与子女联系，无法显著提升其与子女联系

的频率（系数为 0.008，P=0.263）；其二，部分老人使

用手机提升了代际联系频率，使过去需要当面沟

通的事项借助网络实现远程处置，降低了老人与

子女见面频率（系数为-0.004，P=0.340），使老人对

孤独的感知更为具象化；其三，受客观条件限制，

农村老人获取照料支持不仅仅意味着老人主动向

子女提出被照料的需求，还意味着子女时间成本

和经济成本的付出，因此互联网使用对提升老人

获取代际照料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其四，老人在

网络中获取信息的频率与其对民生问题的感知相

关，越频繁获取信息越容易认为民生问题严重［10］，

可见频繁使用互联网会使老人社会信任度下降

（系数为-0.066，P=0.008）。

如表 4所示，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的日常活

动影响有限。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老

人看电视电影的频率。老人或因主观上对传统媒

介的坚持，或因客观上复杂操作要求对其学习能力

和实操能力的巨大挑战，并不会选择使用手机看

电视电影，这就使得互联网使用时间对老人休闲

娱乐时间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互联网使用并未

显著提升老人锻炼身体频率和阅读频率。一方

面，老人因身体功能退化被迫退出农业劳动，不适

感与空虚感突增，多选择以感官刺激为基础的低

俗活动来填补闲暇时光［10］，难以主动形成阅读和

锻炼身体的习惯。另一方面，主动进行电子书阅

读和线上运动技能学习对老人信息检索、信息运

用、软件使用等方面的技能和能力提出了较高要

求，多数老人受认知水平、身体状况等因素所限无

法自主完成，从而无法发挥互联网在改善老人生

活方面的潜力。

而在代际支持方面，结果表明互联网主要通过

提高代际情感支持的获得频率来显著提升代际支

持度。互联网为老人和子女搭建起更快捷的沟通

渠道，尽管多数老人因能力所限无法主动使用智能

设备与子女联系，但子女可以经常使用手机通话与

老人取得联系，因而老人能更频繁感受到子女，特

别是无法经常见面的子女的关心与问候，其对子女

的关系有更为乐观和积极的感知。

在 1%的显著性水平，老人使用手机上网显著

提高了社会参与程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

其相关变量估计后发现，使用互联网后，老人通过

网络了解政治的概率显著提高了47.9%（表4）。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0.
4

-0.
2

0
0.2

0.4
0.6

互
联

网
使

用
效

应

-2 -1 0 1
使用节点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是在个人层面聚类的标准误。由于篇幅限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
固定效应未汇报。

项目

互联网使用

R 2

身体
健康

-0.143*

（0.079）
0.010

抑郁
指数

0.002
（0.045）
0.010

看电影
电视

-1.369*

（0.799）
0.019

锻炼身体

-0.605
（0.276）
0.474

阅读
书籍

-0.011
（0.024）
0.003

代际
支持

0.188**

（0.091）
0.021

代际经济
支持

0.018
（0.055）
0.014

代际照
料支持

-0.004
（0.007）
0.012

代际情
感支持

0.181**

（0.069）
0.020

社会
参与

0.479***

（0.033）
0.414

表 4 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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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 5报告了各中介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回归

结果。（2）至（5）列结果显示，当分别加入中介变量

后，使用互联网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在

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而当引入全部

中介变量后发现，身体健康和代际支持的中介效

应仍然显著，而互联网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再

显著，说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改善农村老人身

体健康状况和提升代际支持获取频率来影响其幸

福感。

变量

互联网使用

身体健康

看电视电影

代际支持

社会参与

观测值

R2

主观幸福感

（1）
0.279**（0.134）

5 805
0.234

（2）
0.258**（0.133）

-0.140***（0.030）

5 805
0.238

（3）
0.277***（0.135）

-0.001（0.003）

5 805
0.234

（4）
0.229*（0.136）

0.122***（0.025）

5 805
0.240

（5）
0.241*（0.177）

0.077（0.221）
5 805
0.234

（6）
0.161（0.177）

-0.118***（0.031）
-0.001（0.003）
0.117***（0.025）
0.102（0.226）

5 805
0.243

（1）列没有控制任何中介变量，（2）至（5）列是在（1）列基础上分别加入身体健康、看电视电影、代际支持、社会参与等中介变量，（6）列则加
入了所有中介变量。***、**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是在个人层面聚类的标准误。

表 5 使用互联网影响老人幸福感的中介分析

首先，身体健康水平能显著影响农村老人幸福

感指数。其他学者研究同样表明，使用互联网能够

显著提升老人对身体健康水平的主观评价，从而提

升其幸福感指数。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常年依赖药

物的农村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较身体健康的老人

更低［11］。

其次，看电视频率与老人幸福感水平并不呈现

显著相关关系。当前电视仍然是农村老人观看电

视剧、电影的主要娱乐媒介，但观看电视并不能给

老人带来良好的体验。老人对电视人物的偏爱与

其准社会交往显著相关，然则当前电视语言体系中

的老人形象特别是农村老人形象常被刻板化和边

缘化，缺少真实性和多样性，老人收看电视时难以

与荧幕中的老人形象产生共鸣，虽花较多时间观看

电视，但并不能享受到缓解压力的益处［12］，从而无

法提升幸福感。

再次，代际支持的获取对老人主观幸福感的提

升有显著正向影响。代际支持度每提升 1个单位，

老人主观幸福感分数提升0.122分。其他研究同样

表明，“多子”不一定“多福”，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

感更大程度上是受代际支持的影响［13］，而互联网使

用能够帮助老人获取更多的代际情感支持，从而提

高老人主观幸福感。

最后，老人社会参与度与其主观幸福感并无显

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尽管农村老人这一弱势群体

能利用互联网获取政治信息、发表政治言论，然而

其社会参与度的提高无法显著提升其幸福感。当

老人在网络中获取信息时，因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影

响，对民生问题的感知较为消极，且越频繁获取信

息越容易认为民生问题严重［10］，从而影响其对生活

环境的幸福感知。虽然老人能通过网络发表言论

和看法，但网络中所发表的观点容易石沉大海，未

能感受到被人尊重和重视，无法满足其再社会化的

需求。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2016年、2018年和 2020年三轮 CF⁃
PS调查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验证了使用互联

网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身心状

况、日常活动、代际支持和社会参与等四方面分

析了使用互联网影响农村老人幸福感的机制。

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显著增加农村老人的主观

幸福感知。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高老

人身体健康自评分数、代际支持度，从而提高其

幸福感水平。

农村老人作为老年群体中较为弱势的群体尚

未充分享受到数字红利。其一，享受到互联网红利

的农村老人极少。究其原因，对大多数农村老人而

言，使用互联网不仅意味着较高的学习成本和经济

负担，还可能会因缺乏学习渠道等客观局限而止

步。其二，使用互联网的农村老人享受到的互联网

红利十分有限。一方面，尽管部分老人能靠自我

摸索掌握互联网简单操作，但缺少相关知识获取

渠道，仍无法掌握扫码支付等复杂操作，致使相比

于拥有社区老年大学等多元学习途径的城市老

人，农村老人群体只能享受到极其有限的互联网

红利；另一方面，当前互联网环境仍存在信息良莠

不齐、积极老龄化话语体系缺失等问题，互联网的

赋权机制出现漏洞，赋权功能减弱，老人即使主动

赋权也难以增进自身福祉。针对以上分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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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下建议。

（一）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夯实互联网赋权

的物质基础

数字化建设薄弱是农村互联网使用率低的关

键技术缘由。2019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将加快乡村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视作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第一项重点任

务，要求大幅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加快乡村水

利、电力、公路、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

型。作为同样面临城乡差距大和农村老龄化程度

高两大难题的国家之一，韩国政府十分重视农村

数字化建设，通过大力投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搭

建移动通信系统、积极开展信息化村计划等措施，

使计算机在韩国农村家庭全面普及，农村信息化

水平位于世界前列［1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

国同样需要继续推进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

大农村网络设施覆盖面，为老人使用智能产品提

供技术环境基础；积极引导有能力的社会力量以

不同方式投入农村数字化设备与服务建设，开发

适老化智能设备与应用［15-16］，优化农村老人互联网

使用体验。

（二）重视农村老人信息贫困难题，助力老人实

现自我赋权

技术获取层面，搭建适宜农村老人的信息服

务补偿机制，设立专项资金定向对接农村贫困老

人的数字化设施与服务，加大对贫困老年人口的

财政补贴与优惠力度［15］，并积极推进差异化补贴

机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数字

设备购买补贴与信息服务资费方案，降低老人使

用互联网的经济成本。技术使用层面，要多途径

宣传互联网优势，以电视剧、小品等寓教于乐的方

式在农村老人常用媒体上宣传互联网的便利之

处，或通过村集体定期组织展示活动、发挥老党员

引领作用等方式在老人群体中传播互联网的实用

功能。鼓励“触网”“入网”“驭网”，引导老人转变

观念，消解学习能力不自信导致的抵触情绪或恐

惧感，提高老人对互联网的技术接受度。还应建

立农村老人信息能力培养机制，可以参考地方经

验，通过“农村网校”等形式设立专门的行政村信

息培训站［16］，为“入网”老人提供操作技能、信息甄

别等相关课程，提升老人技能水平和认知水平；建

立技术困难帮助机制，组织党员、志愿者等建立困

难帮助小组，入户点对点解答技术使用过程中的

困难，打消农村老人特别是独居、空巢老人对智能

产品错误使用后果的担忧。

（三）重塑互联网文化环境，补足互联网赋权短板

从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尽管部分老人利用互联

网进行了自我赋权的尝试，但互联网环境中信息质

量、价值体系等方面问题限制其福祉增进，由此需

进一步优化互联网文化环境，补齐老人互联网赋权

的板块。其一，优化网络环境监管机制，设定信息

标准规范，加大网络内容监管巡查力度，严厉打击

不良违法信息，避免网络诈骗、迷信传言、邪教内容

等信息造成财产损失甚至身心伤害；其二，以积极

老龄化理念引导乡村网络文化向好发展，鼓励产出

以弘扬积极向上、爱老敬老价值观等题材的网络文

化产品与服务，消除社会歧视，为老人创造更和谐

温暖的网络环境，从而促使老人在“入网”过程中感

受到更强大的情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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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internet use help to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rural
elderly

——Analysis based on CFPS tracking surve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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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ternet use on th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the
rural elderly based on data analysis of three rounds of CFPS longitudinal surveys in 2016，2018，and 2020.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using the Interne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score of the rural
elderly. Specifically， internet use notably increased their self ⁃ rated physical health and obtaine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thereby increas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However，the number of
the rural elderly who can fully enjoy this technological dividend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efforts to promote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sol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poverty，and reshape
the Internet cul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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